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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安静的夏夜，我决定要出去了。我听到

雨已经停了，外面应该土地松软、空气凉爽。谢谢
苍天，真正帮了我的大忙。

我已经在这个潮湿的洞穴里潜伏了3个月了。
洞穴那么小，仅能容下我的身子。也许你们不知
道，半年以前，我还在两米以下的地下睡觉呢。那
时候，我一直在做梦，梦想地面上的世界已经变成
了什么模样。应该有明媚的阳光、温柔的暖风、轻
扬的细雨，以及哗啦作响的树叶、浅吟的虫鸣、清
脆的蛙声。这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我一梦到这些
情景，就禁不住想大声歌唱。那时候，我就感到一
股凉丝丝的水汽渗到洞穴里了，带着树叶的清香，
弥漫在整个黑色的地下。蚯蚓就是在那时候活动身
子的，她比我小，一直称呼我哥哥，她说，哥哥，雪化
了，春天来了，咱们该准备出去了。

是的，蚯蚓的话没错，我早就想出去了。虽然
我有点舍不得与这个温柔乖巧的蚯蚓妹妹分别，
在这沉闷黑暗的地下，我和她相依为命、相互照
顾、彼此鼓励，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蚯
蚓说，哥哥，你不要牵挂我，你先走吧，等你到了外
面的世界，一定要大声唱歌给我听啊，那样，我就
能知道你平安幸福地活着了。我相信，你的歌声应
该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呢。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开始倒腾身子，试着用前
爪抓挠头顶上的土，这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我干了
一会儿，就累得通体流汗，不得不稍作歇息。我每
天只能挖出半个身子的高度。当然，这是在相当顺
利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这样的进度。有时候，会遇
到讨厌的石头，或者那种叫做塑料薄膜的东西，那
样情况可就糟透了。这些意外出现的东西，都会使
我煞费力气，我得一点点撕破它们，从它们的边缘
棱角处，寻找可以插手的缝隙，一下一下地掏出土
末儿，慢慢把它们拽下来，垫在我的身子底下。

最为糟糕的一次，是我快要挖到地面了，却被
一片圆形的金属片儿挡住了。刚开始我没把它当
回事儿，我用前爪挖去它上面的土锈，再继续抓挠
时，它就逐渐显出了清冷的光泽，上面镂刻着莫名
的线条，中间是一块方形小孔。我的前爪可以通过
小孔继续向上挖，可我的身子却不能从小孔里挤
出去。那时候，我真累了，我窝在洞穴里喘息着，对
着金属片儿发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前爪和这片
清冷的金属片相比，的确是太软弱了。我的前爪已

经流血了，疼痛像数不清的虫子一样咬着我。我不
得不放弃前进的路线，折身另寻出路。

我本来就是在树上出生的，理所当然要回到
树上去，像父辈们一样展示高亢嘹亮的歌喉，这是
我狂热的梦想，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这个信念。
我清楚地记得，3年前的盛夏，母亲在一根摇摇欲
坠的树枝上生下了我。那一天阳光暴晒，树叶滚
烫，母亲艰难地收缩着身子，足足用了一个下午的
时间，才把我吐在一片树叶上。那时候，我的身子还
没有米粒大呢。我紧紧地依附在叶子上，不知所措。

后来刮风了，下雨了，天凉了。树叶冻得瑟瑟
发抖，它开始咬牙切齿地诅骂我，骂我是个赖皮，
骂我玷污了它干净的身子，它说它要跳到地下去，
连同我一块摔死。我以为它只是恐吓我，它根本不
敢跳下去。没想到树叶说到做到，一阵风刮过来的
时候，树叶仰头对着天空呵呵笑了几声，果真弹身
跳下去了。我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啪”的一
声，我真掉在地上了。那是一片松软的土地，散发
着腐朽的气息。我仰头向上看，属于母亲的树干硕
大无比，高不可攀。我委屈得几乎要哭，我想试着
爬起来，可我的身子却软得像一滴露珠，根本无法
把持自己。后来下了一场大雨，持续不断的雨滴像
石头一样砸在我身上，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慌不
择路，一头扎进泥土里不能动弹。

在那个大雨如注的傍晚，我开始了长达3年的
潜伏生活，在潮湿阴冷中咀嚼痛苦，除了冰凉的泥
土，我没有其他的食物可选择，我无奈地吞噬着泥
土，常常被噎得瞠目结舌，我哭过，我诅咒过，我歇
斯底里地自残，我甚至想到过死，尝试过绝食，我
忍受不了这种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就是在那时
候，蚯蚓过来劝说我、安慰我，她默不作声地把生
硬的泥土吞进嘴里咀嚼细软以后，再吐出来让我
吃。她像一个温柔的小妹妹，更像一位呵护养活我
的大姐姐，我爱她，真的，我没有理由不爱这样一
个用心来安慰我的伙伴啊。

3年的时间，我的身子变大了，皮肤变黑了，变
得厚实而有力量。夯实的泥土压弯了我的脊梁，可
是压不折我要爬出去的信心。我要出去，我要见到
明媚的阳光，我要呼吸清新的空气，我要痛痛快快
地歌唱一场。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离地面只有薄薄一层了。
我必须小心翼翼，决不能功败垂成，我试探着用前
爪抓破一小片泥土，我是闭着眼睛抓开的，这是一
个神圣庄严的时刻，我应该有足够的心情来享受
这种美好的愉悦。久违了，世界！我终于又看见了
你，我终于回归到你的怀抱！我慢慢睁开眼，我觉
得激动的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泪眼朦胧里，
明亮的月光正像水一样缓缓流淌，我终于感受到
距离的存在——树木和树木之间的距离、月亮和
云朵之间的距离、小草和土地之间的距离。我几乎
要大声欢呼了，距离啊距离，这是地下永远没有的
距离，距离里包含着跳跃、飞跑、歌唱，以及随心所
欲的梦想。

我想我该爬出来了，我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我开始大刀阔斧地铲除泥土，现在洞口已经完全
敞开了，我用前爪扒住洞口，轻轻一跃，跳到了地
面上。我凝神打量着面前的这一片树林，每一株树
都那么挺拔翠绿。我挪动身子，缓缓向前面的一株
树爬去，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没错，是我母
亲身上的味道，我想起来了，3年前，母亲就在这株
树上。母亲啊，我终于要见到你了，我快要哭出声
来了，我越爬越快，靠近了树干。

这时，我忽然听到了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跟着一柱明亮的灯光扫过来，灯光这么亮啊，就像
刀子的锋芒让我战栗，我吓得缩紧了身子，不敢再
动弹。脚步声靠近了我，接着一只大手伸过来，轻
轻捏住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那只大手丢进
一只黑兜里。我听到一个闷哑的嗓门儿大声笑着
说，今天晚上的运气不错哦，算上这一只蝉蛹，足
够一盘下酒菜了。

脚步声继续响起来，我在黑兜里挣扎着，爬上
去又掉下来，掉下来接着又向上爬，我不能歇息，
更不能绝望，我明白，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
不停地挣扎拼搏，没有谁能救得了我，只有靠自
己，我必须要逃出去，因为地下的蚯蚓还在等着听
我唱歌，哪怕是一声绝唱，我也要大声唱出来，给
所有默默爱我的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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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山庄
□马学武

无论我走到天之角还是海之涯，保安山庄
始终让我魂牵梦绕。她鲜活地在我生命里流
淌，给我无尽的力量和激情。

保安山庄依山傍水，山是雄伟、挺拔的积石
山，水是日夜滚滚向东流的黄河。保安山庄房
连着房，墙挨着墙，两个城堡完整地保存其间，
一座黑色，一座白色。远远望去，瞭望台依旧
在，炮台依旧在，城堡依旧在，就是望不见先辈
们手持长缨、大刀保卫家园的英姿。积石雄关、
临津古渡、河关县、积石州，虽经历史的风吹雨
打，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新世纪阳光的照
耀下，如今的山庄显得更有神韵。

古时保安山庄或驻军，或当驿站，或为茶
马互市，几乎历代君王都会派重军把守，凭借
黄河之天险，积石雄关之险要，真可谓“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同时，土匪、强盗也经常
在此出没。当地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马儿
坡，锁屯坡，坏了良心的大墩坡。就是说马儿
坡、锁屯坡的艰险，和大墩坡下土匪强盗猖獗
的情形。民国时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帮土匪
竟洗劫了马步芳的商队，杀死了押送商队的副
官等几十号人马，逃到保安山庄。马步芳闻讯
后大发雷霆，扬言要是三日内交不出凶手就要
踏平保安山庄。保安山庄将面临灭顶之灾，空
气里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最终保安山庄
安然无恙，人们深感奇怪，最后才得知，马步
芳手下的几名保安籍军官积极配合当地有名绅

士马延斌，巧妙周旋，英勇出击，在甘南草原
消灭了那一帮土匪，这才让马步芳对保安山庄
手下留情。

走进保安山庄，男人属山，顶天立地。腰刀
是保安男人最可靠的朋友。一个男人是否成熟
看他是否拥有一把保安腰刀挎在腰间。腰刀利
刃无比，就像保安男人嫉恶如仇，傲岸挺拔。走
进保安山庄，女人属水，柔情似水，风情万种，更
像一朵路边的马莲花，静静地开放，成为山庄永
恒的风景。

岁月如梭，往事不堪回首，保安人的历史汗
浸血染，150年前，保安人从青海同仁出发，悲越
多曼山，泪洒隆务河，扶老携幼，爬山涉水，最终
栖息于保安山庄。那个时候还不叫保安山庄，
至于叫什么，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看来，从
同仁到大河家其实并不遥远，一个成年人只需
要走 3天的时间，但先辈们竟走了整整 3年，期
间在青海循化和甘肃临夏营滩等地逗留徘徊了
一年半载，最终栖息在大河家依山傍水的保安
山庄。真可谓是一个民族的悲情壮举！至今，
每一个保安人都无法忘记那一段心酸血泪史，
它激励着每一代保安人。

如今，保安山庄绿树成荫，房舍崭新，一条
条柏油马路通向山外。在各庄子中央，高耸入
云的清真寺唤礼阁引人注目，悠扬的“邦克”声
中老人们三五成群的拥向寺内，勤礼拜是保安
老人们每天每夜的必修课。清真寺也是孩子们
的乐园，远远地听着儿童诵经声，会感到格外亲
切，看见有个别顽皮的孩子溜出寺外玩耍，仿佛
回到自己的童年。

“花儿”随风而起，又随风飘远。保安山庄
像一首醉人的“河州花儿”，成了一种历史的见
证。保安山庄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民风淳
朴的保安山庄真可谓真正的世外桃源。

去年9月，我坐了一趟飞机，出远门。
我这一辈子，已经让48个或纠结或烫贴的9

月穿心而过。想想，我在这些已经流逝的9月里
的某一天，肯定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或永远
没人知道的好事，也一定经历过无数的窃喜和暗
伤，但所有这些我都无法记得是在哪个具体的日
子发生了。倒是记得去年的 9月 5日，我坐上飞
机，去了一趟北京。

去得有些兴冲冲。
这年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激动起

来，也没有什么地方让我产生期盼。但北京我是
要去的，鲁迅文学院我是要去的。在出发前的一
周，我居然像个女人一样，花了几天的时间，很精
细地婆婆妈妈地将行李收拾。接着，一种幽会的
心情油然而生，暗地里不断地盼着天快点黑下
来，让9月5日像情人一样在黑夜中在我的跟前
风情万种袅娜而至，然后让我眼睛发亮。

9月5日，我终于来到鲁院。签字报到，我正
式成了鲁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少
数民族班）学员。

我以为鲁院很大，像大学那样大，也以为鲁
院人很多，像集市上那样多。但不是。一个大门，
一条一通到底的小路，一幢既是宿舍也是教室的
五层楼，一个两层高的食堂兼图书室的配楼，再
就是路边的绿树。

这是9月5日的印象。
9月5日让我满心欢喜。我可以在9月5日之

后丢开了本该我做的工作，暂时不用看见我不想
看见的人和事。然后，在北京，在一个极其平常的
院子里安安静静过日子。

其实，4个月的日子很简单。每个人一个单
间，设备齐全，但很狭窄。每隔一天上半天课，然
后自修。食堂也很窄小，菜谱也很单调，每天草草
吃完饭就各自回宿舍。不回宿舍的，或独行，或结

个伴，就在院子里走走，或走出大门，散散心。守
门的几个门卫，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但他们的
目光始终保持警惕，保持犀利，哪个男生或女生
若是想从外面带来个陌生的女子或男子，绝对被
看穿，不登记就进不了门。

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4个月。
院子里的空地很小。要是50多个同学和十

几个老师一齐出门，小院子就人满为患；而人要
是都进了宿舍或食堂，整个院子就会空空荡
荡。从院子里往外走，一眼看到的景物是宿
舍、食堂、路树、大门；从外往里走，经过的
景物是大门、路树、食堂、宿舍。数一数，总
共是4个显眼的符号。

但我居然不觉得腻烦。
我们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为什么能来到这里。
我们知道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住二楼。窗口的对面是食堂的围墙。9月

来时，墙上爬满了南瓜苗。11月来了一场雪，南
瓜叶就一天天地黄下去了。

入冬了，外面飞来了好几只喜鹊，在树林里
跳跃噪鸣。每一只的身子都是浑圆浑圆的，我想
到那一身的鸟肉也一定很厚实的，就曾调皮地想
将它们捉来熬粥吃。

有一晚，隔壁的宝廷同学喝高了，将我和我
的同桌老九拉了出去，在门口边吃烧烤。那个微
胖的门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顺便把他拉了出

来。他半推半就，最后还是坐了下来，和我们喝了
几瓶啤酒。但从此我看见他的目光就完全失去了
警惕和犀利了。

其实，我们出远门，并没有离开家乡。我们关
在宿舍里写字的时候，各自还能从键盘上感受到
北方大草原的苍茫、高山雪原的洁白和旷阔，听到
南方河流奔腾的欢快、灌木丛努力拔节的声音，闻
到所有大地的泥土的芬芳……

9月出门，次年1月回家。
回家之后，我眼前还是不断地晃着北京那

个小院子，晃着大门、路树、宿舍、食堂。怪了，这
是个什么样的符号呢？

今年3月，我出差返回时要经过北京转机，
要在机场停留3个小时。我想我一个人在机场待
3个小时，那不会待傻了嘛，就想不如趁机到鲁
院看看。我就想象着到了鲁院后的情景：到了
那儿，肯定会看到老师，那我们就聊聊。看不
到老师，看看那大门也行啊，看到了大门，也
就看到路树了，看到宿舍和食堂了。想到这儿，
我眼睛就湿润了。于是就计算时间：除了40分
钟提前登机，还有2小时20分。来回差不多需要
2小时。那么，我可以在门口看个10来分钟，哪
怕5分钟也行啊！

但随后一想，这2小时的来回，万一遇到堵
车呢，那就漏机了！

无奈得很，我只好放弃了。在北京机场熬过
了3个小时后，在起飞前，我给两位班主任发了
信息。严迎春老师给我回信说：北京好些天不下
雨了，今天竟下了雨。怪不得，原来是严大哥光临
了北京的天空……

这些年，我经过的天空多了，但没什么牵
扯。去年9月出了一次远门，牵扯就多了。

大门、路树、宿舍、食堂……后半生里，能牵
扯一些东西来，心就不会荒凉。

九月出门
□严风华

去树上唱歌
□柏祥伟

北方的湖 □马 力

总忘不了伍老汉和他的旧胡琴。
那回，我们是坐伍老汉的渔船过对岸

的。一路上，他摇着桨。湖风微微吹着，他裸
露着深紫色的胸脯，一把灰白的头发蓬乱
地飘摆，在阳光下泛着光亮。他爱哼出些
古调，咿咿呀呀，把一汪绿绿的湖水都唱
醉了。

我们都忍不住夸好，直到拢了岸，他才
收住口，咧着豁牙的嘴巴连连摆手：“提不
得，提不得。你们这些耍笔杆儿的就给我留
点面子吧，落在纸上不定是啥样子哩！”说
完，从后舱抄出一把发黑的胡琴，笑着跑远
了。

有人猜，又是找村里的寡妇翠娥亲热
去了。

此后，我特意和伍老汉一起下湖捕鱼。
我总觉得，似乎能从他身上发掘出特别的
东西。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一切无疑都充
满了魅力。

渔人每天下湖是很早的。乳白色的雾
气在清晨的湖面缓缓游动，渐渐弥漫成一
片轻柔透明的薄纱。渔网在宁静的水面划
出一道弯弯的曲线，非常飘逸。鱼儿咬住
银白色的网丝，翻舞成一片，湖面就被搅
起一汪汪鳞状的旋涡。伍老汉一脸的皱纹
都乐开了，小眼睛眯缝着，把衔在嘴角的
旱烟袋取下，在船帮磕磕，就摘起鱼。一
条接一条的花鲢、红鲤从他粗大的巴掌中
滑进舱。网在他手上抖动，宛若舞起七彩
阳光。

午饭由他来做。只见伍老汉从后舱抽
出一把雪亮的刀，在被鱼黏儿胶硬了的套
袖上蹭蹭，就刮起鱼鳞。阳光下，剔落的
鳞片闪烁成无数银白的亮点，仿佛散乱的
星光。

转眼间，细细的鱼丝就切好了，粉红透
亮。想不到外貌粗憨的伍老汉竟能有这般
漂亮的刀功。他兑好醋精，把鱼肉浸泡上，
肉色瞬间变白，又拌入辣椒油，就用他那粗
红的五根指头在盆里搅。

这便是杀生鱼，很好吃。
他嚼块玉米饼，因牙齿缺了，两腮便很

吃力地嚅动。他不时皱紧眉头，眯起眼睛，
慢慢用唾液软化这干硬的饼子。

吃痛快了，伍老汉习惯性地捋一下嘴
巴，点烟抽。马上，那苦辣的烟草味就在小
船四面飘散开来。烟瘾过足，他又从后舱拽
出那把旧胡琴，吱吱地调起弦，弦轴发出枯
涩的嘎嘎声，然后便用力地扯动那弓。

我听不出他拉的是什么曲儿，反正是
一种乡间调子，委婉悠长，隐隐含着凄怆的
味道。伍老汉拉得入了神，眼珠子直愣愣地
盯着绿绿的苇丛、粼粼的湖水和长长的远
岸。一抹深绿是苍郁树林，一道金黄是陡峭
沙丘。几条搁浅的渔船散卧在滩头，呈现成
一条优美流畅的曲线。遥远的山峰耸入苍
茫的云表，山影逐渐由暗绿变成亮绿，山脚
坐落的村庄沐浴在灿烂的日光中。

琴声在曲调的结尾处断掉。伍老汉带
着劳累后愉快的满足撂下胡琴，把脸垂近
水面，咕噜咕噜喝起来。

“哈，要是满湖都是酒多美气呀！”他的
脸竟也微醉般地涨红，“你们这些文化人，
嗜好就是少。不碰烟，不沾酒，也不会寻乐
子，可你们咋就不犯寂寞呢？挨饿那几年，
人都没精神了，可空着肚子我也爱吱嘎两
声。我心里有数，守着这么一大片湖，就饿
不死。粮食虽说短缺，可有鱼有菱角呀。这
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他的讲述像琴声一般，叫人动情。
我们披着夕光返岸。湖水被墨绿色苇

丛的倒影晕染得一片葱翠。尖细的小船犁
出朵朵雪白的浪花，在船后撒下一片网状
的波痕。

我问起翠娥。

伍老汉竟孩子似的掩住心中的羞和
喜，说：“他们都说我想用这把破胡琴拉来
翠娥的心，嘿，才糟践人呢！”伍老汉猛劲咬
开酒瓶盖，嘟嘟地狠灌几口，又吞掉半截大
葱。我看到他的眼窝微微有些红。

于是，我听来了伍老汉的一段叙说。
那会儿，伍老汉还是个蛮精壮的小伙

子，不少渔霸雇他打短工。有一天，他和东
家在湖里被一帮胡子绑了票。刚上岸，他抽
冷子蹿上胡子的马，逃进深山，后来被山里
一个种人参的老人收留下来。他能干，有一
把牛力气，让老人喜欢得不行。很快，他就
和老人的独生女相好了。在那深山里，可算
是一段浪漫故事哩。然而好景不长，胡子找
进了山，他只得撇下这一对父女，孤身逃远
了。从此，再没能相见。往后他听说，那闺女
因为惦念他而愁坏了身子，忧忧怨怨地死
去了。

“你不知道，她的模样和翠娥有多像！”
伍老汉的声音酸酸的。

我忽然觉得，不该在心里笑他和翠娥。
我也仿佛明白，伍老汉用那胡琴拉出的调
子，为什么总有一种悲凉忧郁的味道。

那是个黄昏，我俩在湖心遇上大风。浪
可真凶，一排一排山峰似的跌落。小船鼓满
篷，朝被阴沉雾霭笼罩的暗灰色的沙岸疾
驶。伍老汉钉子般立在舱里，双手操舵，宽
厚的脊背隆起块块绷紧的肌肉，两条紫铜
色的胳膊上，粗硬的青筋暴胀，赤着的双脚
斜抵住两侧船帮，凌乱的头发被风撕扯
着……啊，一尊雕像，充满野性的力，粗犷
的力！

我隐约望见了沙岸那一道模糊的曲
线，若断若续地垂悬在苍茫的波涛上。

哇——我胸口猛一热，一股带腥臭味
的黏黏的东西涌出嘴。我的头沉重地垂下
去……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热热的火炕
上。朦胧中，借着油灯昏暗的光亮，我瞥见
伍老汉正蹲在炕边低头吧嗒着烟袋，有个
挺胖的女人拿个罐头瓶轻声细气地说：“快
把衣服脱了，拔上一罐。这阴雨天，你的腰
准又疼得啥似的。”

低矮的窗子外，响着哗哗的雨声，风好
像弱些了。

呵，是翠娥和她的家吧？
“先熬点儿姜汤，等他醒了，喝两口祛

祛身上的寒气。”是伍老汉粗浊的嗓音，随
后便一阵咳嗽。

我忙欠起身，想劝他们别再麻烦。二位
老人赶紧让我躺下。

“是晕船，歇歇就好。”翠娥说话声很
柔。她又默默地端详我。蓦地，我感到这目
光是那么温和慈祥。我的心一阵滚烫。

以后的不少日子，我转到别的渔点。临
回北京前，我骑着马沿沙岸奔行几十里路，
赶到伍老汉在的那个渔点，向他道别。

知道我要走了，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攥
紧我的手，仿佛要将一种力量传导给我。忽
然，他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敢吃野猪肉
吗？昨天，我老远就瞅见湖上浮着个黑锅底
似的家伙，赶紧把船划过去，嘿，好大一口
死野猪！我好歹给拖上岸，开膛破肚，那肉
足有小二百斤哩！”

我没有凉了他一番好意。
离去时，伍老汉重新把马鞍子给我鞴

好，又将我送出好远。他念叨：“等凑够盘
缠，要带上翠娥回山东老家，还要拐到北京
逛逛。能看上一眼金銮殿，这辈子就算没白
活。”

我俩就在那片静寂荒僻的湖滩分手
了。我记得，沙岸上的树叶落了，金黄一片，
满处飘着，飘着……

啊，想忘也忘不了——那缕如怨如诉
的琴声哟，那北方的湖。

面对种种的堕落
没有愤怒
你还是一个诗人吗

面对种种的堕落
仅仅是有愤怒
而没有拿起武器的笔
你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怀念鲁迅
就要接过鲁迅的笔
从良心出发，一次再一次
呐喊民族的再生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诗人

补 心
女娲 请你回到大地的故乡
像云朵飘在天空 请你
飘下来 雪朵一样
飘下来
传说 你补过天
此时的大地需要补
此时的河流需要补

请你飘下来
一次次飘下来
我们血脉的深处刻写着泥土

也刻写着白云
女娲 请你飘下来
我们的河流需要净化
我们的大地需要绿色的丰收

女娲 如果你不能来
不能携带着风雷携带着河流
重新劈开混沌与黑暗
就请你 把我化做一滴水
一滴能净化河流的水

其实 女娲你就在我们的呼吸中
祖先的眼睛 这世界的星辰
人类的血液 这流动的河流
女娲 请用世界之初
干净的灵魂
补一补
现代人们的心

夸父长逝不返
女娲请重新捡起大地的泥土
补好我们纯净的世界
我们是追太阳的子孙
血液深处
流动着阳光 流动着阳光的河流

天空飘着雪朵 无声地
一朵又一朵雪花
无声地落下

怀念鲁迅（外一首）

□康 桥

鲁之夏 侯波 作


